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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贝母野生基原植物资源分布和保育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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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川贝母因其药用效果良好，被中国及世界上多个国家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中。但是随着川贝母药材资源需求量

的急剧增长及其野生基原植物存在产量低，自然条件下种子数量少、发芽率及成活率极低等缺陷，使得川贝母野生基原

植物资源处于濒危状态。以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这两大数据库所发表的文章为基础，综述了川贝母本草学考证、野

生基原植物资源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保育措施及利用内生真菌获得贝母类生物碱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从传统的

保育措施及现阶段积极探索的微生物提取活性物质的角度为川贝母野生基原植物资源的保育提供发展思路，以期早日实

现川贝母的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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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wild source plant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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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uine medicinal materials—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and its active components ar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China and even in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ir good medicinal effect.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emand for the resources of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and the low yield of itself, the small number of seeds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the extremely low germination rate and survival rate and so on, the wild resources of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are 
endangered. This paper summarized researches of several aspects like herbal research of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distribution 
of wild source plant resourc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using endophyte to extract Fritillaria alkaloids, 
based on the articles published by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and Web of Science. Hoping to provide some development 
ideas for the protection of wild source plant resources of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ditional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active products extracted by microbial vigorously developed at this stage, so as to realize the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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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贝母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是百合科

（Liliaceae）贝母属 Fritillaria L. 多种植物的干燥鳞

茎，其法定基原植物为川贝母 Fritillaria cirrhosa D. 
Don、甘肃贝母 F. przewalskii Maxim.、梭砂贝母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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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vayi Franch.、暗紫贝母 F. unibracteata Hsiao et K. 
C. Hsia、太白贝母 F. taipaiensis P. Y. Li 和瓦布贝母 F. 
unibracteata Hsiao et K. C. Hsia var. wabuensis (S. Y. 
Tang et S. C. Yue) Z. D. Liu, S. Wang et S. C. Chen[1]。川

贝母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临床使用历史[2-3]，其主

要的临床应用方式包括经典中药方剂、现代组方（川

贝末胶囊、蛇胆川贝液、复方川贝合剂等）和食疗[4-5]

三大类，并且其活性物质（如贝母中的生物碱）在

日本、韩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土

耳其等国家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目前，由于过度

采挖导致川贝母基原野生资源透支严重，加之其自

身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生物学产量低，自然条件

下种子数量少、发芽率及成活率极低以及市场对川

贝母药材资源的需求日益剧增等方面的影响，使得

川贝母基原植物的野生资源量急剧下降[6-7]。以川

贝母药材基原之一的川贝母野生植株为例，通过标

本资料对比发现野生川贝母个体曾在 3 000 m 以下

的山坡地带有大量分布，但目前在低于 3 500 m 的地

方已经很难发现其野生个体[8]。基于川贝母野生基原

植物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早在 1987 年国务院就将川

贝母基原植物中的野生品种（川贝母、暗紫贝母、

甘肃贝母、梭砂贝母）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药材物种名录》（国家三级濒危保护药用植物）。近

期又在《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 年）》

中将川贝母列入濒危稀缺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建设

专项的重点建设基地品种[7]。因此，本文对川贝母野

生基原植物资源的分布（现状及影响因子）、保育措

施以及利用内生真菌获得贝母类生物碱等方面的研

究进展进行综述，为药材川贝母野生资源的保护、

利用、资源恢复等方面提供依据。 
1  川贝母的本草考证及基原植物界定的发展 

《神农本草经》最早对贝母药材进行了记载：“贝

母味辛，平。主伤寒烦热，淋沥邪气，疝瘕，喉痹，

乳难，金创，风痉。一名空草”[9]。之后历代本草

不仅记载了药材贝母，还对不同基原的贝母药材的

药效有了进一步认识。如明代《本草汇言》对不同

基原贝母药材的功效首次做了对比：“贝母，开郁、

下气、化痰之药也。润肺消痰，止咳定喘，则虚劳

火结之证，贝母专司首剂……以上修用，必以川者

为妙。若解痈毒，破癥结，消实痰，敷恶疮，又以

土者为佳。然川者味淡性优，土者味苦性劣，二者

以分别用”[10]。清代《本草纲目拾遗》正式将川贝

母与浙贝母明确分开并对其药效进行了对比：“川贝

味甘而补肺，不若用象贝治风火痰嗽为佳。若虚寒

咳嗽，以川贝为宜”[11]。清代医学家张璐在《本经

逢原》中也介绍了不同基原的贝母，具体为“贝母，

川者味甘为佳西产味薄，次之；象山者微苦，又次

之……”[12]。从本草古籍中可知，自贝母类药材被

分类记载以来，川贝母一直被公认为是贝母类药材

中的佳品。 
历版《中国药典》对川贝母法定药材来源的认

定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中。《中国药典》1953 年版并

未收录贝母，直到《中国药典》1963 年版才首次记

载了川贝母和浙贝母 2 个药材品种，并将川贝母的

基原植物定为罗氏贝母 F. roylei Hook. 或卷叶贝母

F. cirrhosa D. Don；而《中国药典》1977 年版则将

川贝母（卷叶贝母）、暗紫贝母、甘肃贝母和梭砂贝

母认定为川贝母的基原植物，这与《中国药典》

1985～2005 年版对川贝母基原植物的记载是一致

的；直至《中国药典》2010 年版又增加太白贝母和

瓦布贝母作为川贝母的基原植物，《中国药典》2015
年版也继续沿用了此标准[13]。由此可见，历版《中

国药典》对川贝母法定基原植物的认定一直处于改

进和完善中，这主要是因为药用资源状况的变化以

及对变种和新变种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将新的替

代（或补充）品种吸纳到川贝母的家族中[14]。 
2  川贝母基原植物资源分布状况及影响因素 
2.1  地理分布状况 

川贝母基原植物主要以野生资源为主，集中分

布于四川西北部及青海、甘肃、西藏等交界处，这

些区域涵盖了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等几

大地貌单元，地理环境复杂，气候类型独特，最适

合川贝母基原植物的生长[15-16]，但是研究表明药材

川贝母不同基原植物所要求的生长环境也各不相

同，见表 1。 
2.2  基于计算机辅助技术分析适宜分布区域 

近年来，随着统计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
的兴起，以地理信息系统和生态学原理为基础，利

用多年环境变量预测物种的潜在分布已经在生态、

进化、保护生物等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利用这些计算机辅助技术解

析物种的分布状况不仅准确性高，而且还能对物种

的潜在分布区做出科学地预测。 
蒋舜媛等[7]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和GIS技术

分析了川贝母基原植物的适宜分布区域，结果表明

川贝母基原植物的适宜分布区域主要在四川、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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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川贝母基原种的分布状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basic species of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基原种名称 主要分布区域[15-19] 海拔/m[17-19] 生长环境[17-19] 

川贝母 F. cirrhosa D. Don 四川西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南部至东部、

青海南部 

3 200～4 600 多生于高山草甸地带 

甘肃贝母 F. przewalskii Maxim. 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 2 800～4 400 多生于灌丛或草地中 

梭砂贝母 F. delavayi Franch 四川西北部、青海南部、西藏南部至东部、云

南北部、甘肃南部、陕西西部 

3 800～5 600 多生于砂石地或流沙岩石缝中 

暗紫贝母 F. unihracteata Hsiao et K. C. 

  Hsia 

四川西北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 3 200～4 500 多生于灌丛草甸中 

太白贝母 F. taipaiensis P. Y. Li 四川北部、重庆北部、湖北中部至西部、山西

中部至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 

2 200～3 200 多生于草丛或灌丛，或山沟中的石

壁阶地草丛中 

瓦布贝母 F. unihracteata Hsiao et K. C. 

Hsia var. wabuensis (S. Y. Tang et S. C. 

Yue) Z. D. Liu, S. Wang et S. C. Chen 

四川西北部 2 500～3 000 多生于灌木林下 

 
青海、甘肃等地，其中最适宜的区域是四川西北部、

青海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区。除此之外，川贝

母基原植物在云南西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宁

夏和河南有少量适宜区域，这与实地调研的结果是

一致的[21]。赵文龙等[22]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川贝母基

原植物的野生品种（川贝母、暗紫贝母、甘肃贝母

和梭砂贝母）的适宜分布区域进行了分析，结果显

示其基原植物川贝母的最适宜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川

中西部、云南北部及西藏东部；暗紫贝母最适宜地

区主要集中在甘肃甘南、四川阿坝和青海果洛的部

分地区；甘肃贝母的最适宜区域集中在甘肃甘南地

区与青海交界处、四川西部地区；而梭砂贝母最适

宜地区主要集中在川藏交界处的大部分山区。经过

对比研究发现，文献资料记载的分布区域均在利用

计算机辅助技术分析得出的适宜分布的范围内，并

且计算机辅助技术分析不仅能准确地反映出川贝母

植物的分布状况，还能够解析出文献中未见记载的

适宜分布区域，而这些区域则很可能就是川贝母基

原植物的潜在分布区。 
2.3  影响川贝母基原植物分布的生态因子 

植物资源的分布状况是水、光照、温度、地形

等众多生态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利用传统的

研究方法揭示影响植物资源分布的生态因子是相当

复杂的，然而随着统计模型等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发

展，为解析影响植物资源分布的生态因子提供了有

力的工具。蒋舜媛等[7]利用刀切法（一种非参数统

计方法）分析了川贝母野生植株生长环境中的生态

因子（气候、土壤、地形、植被类型等），发现川贝

母野生植株最终选取环境的主导因子为海拔、9 月

份降水量、11 月份降水量、植被类型、温度季节性

变化的标准差以及等温性。赵文龙等[22]利用最大熵

模型 Maxent 和刀切法研究发现，海拔、10 月份降

水量、9 月份降水量是影响川贝母野生植株生境适

宜性的主导生态因子；对野生暗紫贝母生境适宜性

产生影响的主要生态因子为海拔、5 月份降水量和

昼夜温差的月均值；而对野生甘肃贝母生境适宜性

产生影响的主导因子为海拔、5 月份降水量、10 月

份降水量；海拔、5 月份降水量和坡度则是影响梭

砂贝母生境适宜性的主导因子。由此可见海拔、特

定月份的降水量等生态因子对川贝母野生基原植物

资源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 
3  川贝母基原植物的保育进展 

川贝母野生基原植物资源已经濒危，对其进行

必要的保育，是解决资源短缺的必要手段和有效途

径。目前，川贝母基原植物的保育措施主要有人工

培育和野生抚育 2 类方法。 
3.1  人工培育 

川贝母基原植物的人工培育体系主要包括种子

繁殖、无性繁殖和引种驯化 3 个方面。 
3.1.1  川贝母基原植物种子繁殖的研究  种子繁殖

是野生川贝母基原植物自身繁殖的方式，也是最为

传统的繁育方式。川贝母基原植物的种子由于植物

自身的生理特性而表现出种子休眠周期长、在野生

状态下难以打破休眠、发芽率低、出苗不整齐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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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极大地限制了种子繁殖技术的运用[6]。对此，

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有效可行的解决办法。

如宋延杰等[23]研究发现用低浓度（20～40 mg/L）
的赤霉素将太白贝母的种子浸泡32 h左右能够促进

种子萌发，有效提高了太白贝母的出苗率和整齐度；

于婧等[24]经过对川贝母种子的休眠机制及解除进

行系统研究后，指出将川贝母种子进行层积处理可

以打破种子的休眠。不少学者还对川贝母基原植物

的播种技术、施肥等田间管理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管理技术。刘先齐[25]在重

庆市巫溪县进行了太白贝母的家种实验，针对种子

田的建立、商品田栽培管理以及收获加工等方面建

立了一套完整的栽培技术，该技术推广后使太白贝

母的亩产量达到 100 kg 以上（鲜质量）。刘潮等[26]

对比了暗紫贝母在秋、春两季播种后种子发芽率的

差异，发现在秋季播种时将种子用 2～3 cm 厚的土

壤埋藏且用保温保湿材料覆盖储藏 6 个月左右能提

高种子发芽率；而春季播种时在土壤解冻至 4 月中

下旬间将种子埋种在 20 cm 左右厚的土层中，并在

地面覆盖遮阳网（起保湿作用）也能提高种子发芽

率。夏进春等[27]研究发现大棚内播种长出的川贝母

幼苗比露天播种长出的幼苗具有明显优势（如叶片

更宽、受病害威胁更小等），黑色地膜覆盖处理会提

高川贝母鳞茎的单粒质量（干质量）；并且在川贝母

植株生长中期施用钾肥能明显提高生物量的积累，

以及磷酸钙、草木灰、复合肥（N∶P∶K＝13∶5∶
7）3 种肥料的混合施用比单独施用其中一种的效果

更好。刘翔等[28]在四川省康定市新都桥镇对川贝母

个体的研究发现，利用塑料大棚在以腐殖土为基质

的土壤中，采用遮阳网遮阳，喷雾保湿大面积繁殖

川贝母植株，能有效延长川贝母个体生长期，提高

1 年生小鳞茎保有率，提高川贝母个体产量。尽管

对药材川贝母基原植物的种子繁殖进行了大量研

究，并提出了诸多指导建议，但是川贝母基原植物

的种子繁殖目前依然面临着生产周期长、管理困难、

产量低等实际困难。 
3.1.2  川贝母基原植物无性繁殖的技术要点  目
前，川贝母基原植物的无性繁殖主要指组织培养。

由于川贝母基原植物的种子繁殖的周期过长，而组

织培养具有繁殖快、繁殖系数高等特点，因此，学

者们在川贝母基原植物的组织培养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实验研究，一般多选用幼小鳞茎、叶和种子作为

外植体[6]。王跃华等[29]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处于开花

期的川贝母植株上的鳞片叶作为外植体，对再生鳞

茎的诱导率最高；同时，选择 MS＋6-苄基腺嘌呤

（6-BA）2.0 mg/L＋萘乙酸（NAA）0.2 mg/L 的培养

基接种外植体，不仅对再生鳞茎的诱导率最高而且

诱导出的再生鳞茎的数目也最多；不管是处于出苗

期、开花期，还是果实期的川贝母植株，利用鳞片

叶作为外植体诱导出的再生鳞茎中的总生物碱含量

均高于野生川贝母个体本身鳞茎中的总生物碱含

量。张波等[30]研究暗紫贝母鳞茎诱导形成不定芽时

发现在浓度配比为 NAA 1.2 mg/L＋6-BA 1.6 mg/L
的培养基上鳞茎新芽生成率最高。陈敏等[31]对川贝

母植株的再生鳞茎的生根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将

川贝母植株鳞茎接种在配比为 MS＋NAA 2 mg/L＋
KT 1 mg/L＋维生素 B1（VB1）4 mg/L＋海柯吉宁

12 mg/L 的培养基中，可使鳞茎不经低温处理就能

生根。而王强等[32]研究表明秋水仙素能够诱导川贝

母个体愈伤组织产生多倍体，并且用 1 000 mg/L 的

秋水仙素处理 5 d 效果最好（诱导率高达 70%）。 
研究发现利用组织培养得到的暗紫贝母植株与

原种相对比，其药效作用相同，化学组分并无显著

性差异[33]。加之，组织培养得到的川贝母植株总生

物碱含量几乎都高于野生川贝母个体[34]。因此，利

用组织培养技术对川贝母基原植物进行无性繁殖是

切实可行的。但是，川贝母基原植物的组织培养技

术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川贝母基原植物的鳞茎及

种子均存在休眠现象，进行组织培养时须采用物理

或化学等方法破除休眠，并且使用鳞茎作为外植体

会消耗部分商品鳞茎，以及川贝母基原植物的年生

长周期较短，因此要严格掌握好组培植株的驯化移

栽时间，否则会影响植株的成活及鳞茎的发育[6]等。 
3.1.3  川贝母基原植物引种驯化的现状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就在四川省南

川县（现重庆市南川区）的金佛山对暗紫贝母（四

川若尔盖引种）和太白贝母（重庆巫溪县引种）进

行了引种对比实验，发现暗紫贝母很难在海拔 1 800 
m 的农业区正常生长发育，而太白贝母却能正常生

长发育，且其有效成分含量还要高于暗紫贝母[35]。

1983 年太白贝母野生变家种技术成功后，重庆市大

力推广、种植太白贝母，现已成为太白贝母重要的

栽培和生产基地[36]。而被称为“栽培品”的瓦布贝

母，研究表明其在药效和化学成分方面都不比野生

川贝母差[37-38]，加之其栽培范围广、产量高，作为

药材川贝母的主要栽培品而被广泛使用，目前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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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阿坝州松潘县和茂县均建成了以瓦布贝母为基原

种的川贝母种植基地[39]。 
海拔是影响川贝母某些基原植物（川贝母、暗

紫贝母等）引种成功的重要因素，加之高海拔地区

的生产管理也较为困难，应促成在低海拔地区栽种

川贝母基原植物。马晓匡[40]在低海拔地区对川贝母

植株进行了引种驯化实验，即将采集于高海拔地区

（云南点苍山，海拔为 2 700 m）的川贝母的种子种

植到低海拔地区（大理医学院试验地，海拔为 1 997 
m），发现低海拔引种川贝母的关键是对川贝母植株

种子的处理：首先要对种子进行渐变温（变温范围

为 18～7 ℃）层积处理以达到满胚种子的状态（胚

率70%以上），满胚种子还需经60 d的低温处理（1～
2 ℃），用上述方式处理的种子春播后出苗率高，能

完成 1 个生长季 90 d 的生长。 
目前，不同种川贝母基原植物的引种现状各不

相同，其中太白贝母和瓦布贝母的适应性较强，其

有效成分含量也不比野生品种差，因此其引种驯化

程度较高；而暗紫贝母在低海拔地区的生长发育较

为困难，川贝母植株虽有低海拔引种的成功实例，

但是低海拔地区的大规模种植却未见报道。另外目

前对甘肃贝母和梭砂贝母的引种驯化情况的报道还

见之甚少。总的来说，川贝母基原植物的引种驯化

还需要更多的探索性实践。 
3.2  川贝母基原植物野生抚育模式概况 

中药材野生抚育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生态产业

模式，具体指根据动植物药材生长特性及对生态环

境条件的要求，在其原生或相类似的环境中，人为

或自然增加种群数量，使其资源达到为人们采集利

用，并能继续保持群落平衡的一种药材生产方式[41]。

冬虫夏草的半野生抚育、野山参的林下栽培、重楼

资源再生，以及川贝母基原植物的野生抚育等都是

研究人员对濒危药用植物野生抚育的成功实践[8,42]。 
川贝母基原植物野生抚育是在川贝母基原植物

原生环境中（多为高海拔地区），通过人工或自然的

方式实现川贝母基原植物的高密度种植[43]。该模式

主要立足于在原有自然环境中增加川贝母基原植物

的种群密度，能够很好地保持药材川贝母的性状、

成分，此外，高海拔地区人为活动少，病源物污染

少，且有川贝母基原植物生长所必须的伴生群落植

物，能够减少除草、施肥、施用农药等田间管理措

施，进而降低人工管理成本[44]。陈士林等[41,45]率先

在四川甘孜州康定折多山的高山灌丛和高山草甸中

人工模拟野外群落，建立了几百万平方米的川贝母

植株野生抚育基地，尝试建立起大规模的野生抚育

体系，并对川贝母个体的生态分布、土壤、植物群

落与川贝母药材品质的相关性及川贝母产地适宜性

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对促进川贝母基原植物野生

抚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康定市恩威高原

药材野生抚育基地有限责任公司已在康定市建立了

川贝母种源基地和温室大棚抚育基地，为药材川贝

母生态产业模式的发展打下了有力基础[46]。经过前

期的实践发现，川贝母基原植物野生抚育在实现药

材有效增产的同时还兼顾了生态环境的平衡，优势

明显，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目前存在川贝母基原植物

野生抚育的实践经验不足、相关理论框架不健全等

短板。 
4  川贝母基原植物内生真菌的研究 

内生真菌（endophyte）是指部分或整个生活史

存在于健康植物组织内部，而不使宿主植物表现出

明显感染症状的微生物[47]，它不仅参与植物次生代

谢及成分的转化合成，还能够独立产生丰富的次生

代谢产物，是天然产物的重要来源。目前已从内生

真菌中成功分离到黄酮、生物碱、萜类、甾体、醌

类、环肽、脂肪酸等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并发

现这些活性物质具有抗肿瘤、抗菌、抗病毒、杀虫、

降糖等活性[48]。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植物的内生真菌

能够产生与宿主植物相同或相似的活性物质，如分

离于红豆杉属植物的内生真菌能够产生红豆杉属植

物特有的紫杉醇[49-50]；从长春花分离的内生真菌也能

够产生长春花植物所特有的长春新碱或长春新碱类

似物[51-52]等。这些能够产生与宿主植物相同或类似的

活性物质的内生真菌为特定药源的获得开辟了新的

途径。药用植物的内生真菌有望成为良好的活性天然

产物资源库，弥补传统药用植物制药成本高，药用植

物资源匮乏等缺陷，为缓解过度采挖野生药用植物而

导致的药用植物资源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53]。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陈鹊等[54-55]以甘肃贝母和

暗紫贝母为材料，研究了其内生真菌的生物碱类代

谢产物，尽管筛选出的内生真菌产生的生物碱成分

与药材川贝母生物碱并不一致，但是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以及粪肠球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还有学者成功地

从川贝母基原植物瓦布贝母和川贝母植株特定的内

生真菌中分离出了贝母类生物碱，并指出这些生物碱

与原生植株提取物中的成分相同或相似[56-58]。从瓦布

贝母内生真菌 Fusarium sp.007（镰孢镰刀菌）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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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出来的贝母辛碱（ peimisine ）和贝母素乙

（peiminine），与瓦布贝母产生的生物碱相同[56]，而

从瓦布贝母内生真菌 Fusarium redolens 6WBY3 中

分离到的贝母辛碱（peimisine）和西贝素 3-β-D-葡
萄糖苷（imperialine 3-β-D-glucoside）却是川贝母所

含的生物碱成分[57]，以及从川贝母植株的内生真菌

F. tricinctum CBY4 中也分离出贝母辛碱和贝母素

乙[58]。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川贝母基原植

物的内生真菌资源奠定了基础，但是从内生真菌分

离得到的生物碱含量低，在人工培养条件下菌株有

退化现象，以及脱离植物内环境后，内生真菌代谢

活动会发生变化等，都给通过内生真菌分离贝母类

生物碱带来困难。尽管目前关于系统地开展利用川

贝母基原植物的内生真菌提取物质的研究未见报

道，但是从现阶段内生真菌所产生的活性产物和生

物提取技术的发展来看，以川贝母基原植物的内生

真菌为研究对象分离贝母类生物碱极具开发潜力。

并且从其他药用植物（如高山红景天[59]和贵州小白

及[60]等）内生真菌提取生物活性物质的成功案例表

明，利用川贝母基原植物的内生真菌提取贝母类生

物碱具有很好的前景，但是现阶段还没有成熟的方

法体系可以参考，因此还需要进行大胆的尝试和系

统、深入的研究。 
5  结语 

川贝母野生基原植物资源现已濒危，但市场对

药材川贝母的需求持续增加，引起了严重的供需失

衡。众多学者不仅对川贝母野生基原植物资源分布

进行了全面研究，还分析了其分布格局形成的生态

因子，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保育措施。其

中人工栽培面临着生产周期长、产量低等难题，组

织培养能明显缩短生产周期，但也有基原植物个体

（鳞茎）损耗、移栽时间要求严格等难以解决的问题。

野生抚育的方式虽优势明显，但对抚育地的环境要

求严格。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川贝母基原植物的内

生真菌能够产生与药材川贝母相同的活性物质，这

为解决川贝母资源匮乏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利

用内生真菌直接生产贝母类生物碱具有巨大的应用

潜力，在未来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争取早日实

现药材川贝母资源的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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